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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 +教育”：“互联网 +”学习的新形式与价值探究 荨荨

“直播 +教育”：“互联网 +”学习的新形式
与价值探究 *

刘 佳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上海 200062）

[摘 要] 2016 年，被称为“中国网络直播元年”。 “直播”作为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一种新手段，正被引入教育领

域，带来了“直播+教育”的迅速发展。 作为“互联网+”学习的一种新形式，在“直播+教育”中，学习目标的制定者
由教育者变为学习者，教育者成为学习活动的被评价者，线上学习变为交互式学习，它具有打破“面对面学习”的

时空限制、让学习更能满足学习者的个性需求、扩大名师影响范围、推进教育公平等优势。 由此，“直播+教育”的
发展也将远程教育带入第四个发展阶段。 尽管它还面临着一些挑战，但其代表了未来学习互动与环境构建的一

种发展方向，会受到更多的“数字一代”学习者所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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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被称为“中国网络直播元年”。 从体育
到娱乐再到真人秀、在线购物等，众多行业都在嫁接
直播模式。一时间，从工作到学习，再到日常休闲，人
们的生活充斥着各类“直播”。 无论是开“直播”还是
观看“直播”，2016 年的“直播”可谓真正走近了大众
生活。 有关数据调查显示，当前，直播市场的日用户
活跃量规模已经翻番，达到了 2000 多万人。 [1]

在这种近乎全民直播的浪潮下，与体育、娱乐等
行业一样，直播浪潮也同样席卷了教育行业。“直播+
教育”这一新型的学习形式逐渐火热起来，不仅受到
资本市场和平台机构的青睐， 甚至还出现了时薪过
万元的“网红”直播教育者（网红教师）。
在移动互联技术快速发展的助推下， 直播作为

一种信息传播手段，被引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者意味
着新的教学工具与教学手段，对学习者意味着新的学
习形式。 那么，“直播+教育”究竟给学习者的学习带来
了何种突破与创新？作为一种新的网络学习形式，又为
学习带来哪些新特征，具有怎样的优势与影响？其未来
发展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与前景？ 这些新问题，值
得我们关注与思考。
由于出现的时间尚不够长，根据对“中国知网”

等数据库的搜索，目前，国内外还缺少关于“直播+教

育”的研究文献。 一方面，是移动互联时代“教育+直
播”的日益红火；另一方面，相关的分析与研究却没
有跟上。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聚焦、缕清上述这些新
问题，对于更好地认识“直播+教育”，把握新信息技术
环境下的学习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直播＋教育”是“互联网 +”学习的新形态
传统的学习形式是以学校学习为主， 学生通过

参与教师主导的教学活动进行学习。 随着互联网的
发展，以网络课件、慕课（MOOC/MOOCs，下同）等为
代表的在线学习形式开始产生和兴盛， 让学生得以
通过观看网络课程学习知识， 形成了线上学习与线
下学习共存的局面：线上学习主要是网络课程学习，
线下学习主要是通过课堂上教师的教学与互动。 线
上学习作为“互联网+”远程学习的形式，丰富了学生
的学习资源， 拓展了学生的学习空间与自主学习选
择范围。 尤其是慕课， 可以让学生学习世界知名教
师、知名高校的网络课程，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
一般来说，教学交互是远程学习的关键环节，决

定着远程学习是否发生及发生的水平。 [2]线上学习尽

管具有上述优势，但单纯面对屏幕的视觉学习，由于
交互性不足，一方面，常令学生有一种意犹未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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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不到满足的感觉；另一方面，使得学习者难以适
应这种不太正规的协作交流，难以实现学习的自我调
控，容易陷入浅层次学习，[3]由此影响了远程学习的效
果。 这也正是当前一些慕课面临的现实困境所在。 因
而，如何打破线上学习交互性不足的困境，成为线上
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快速
发展，在其支持下直播技术开始被引入教育领域，诞
生了“直播+教育”这样一种新的“互联网+”学习形
式，它较好地弥补了线上学习交互性差的不足。

“直播+教育”，顾名思义就是采用直播的方式开
展教育，利用直播技术实现教育者与学习者的连通，
它的产生与直播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历史上，直
播作为一种传播方式，最早出现在电视传播领域，其
伴随着电视的产生而出现。 电视节目的传播经历了
一个从“直播转入录播再到直播兴起”的发展历程。

（一）直播技术的演进
在 1953 年以前，80%的电视节目采用直播的方

式播出。 然而，由于经常错误频频、难以控制意外情
况发生等原因，从 1956 年美国安培电器公司开发了
世界第一台磁带录像机之后，电视节目的播出，开始
逐渐由直播转为录播。 在电视节目大量采用录播之
后，随着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同步卫星的
运行、电视特级编辑机的诞生，从 20 世纪末开始，直
播再次成为电视最基本、最愿意采用的传播方式，也
最被观众所乐意接受。 [4]之后，随着“互联网高速公
路”的迅速发展，直播迎来了蓬勃发展之机。
网络直播作为电视直播外的一种新型直播方

式，最早发迹于商业秀场和电子游戏等领域，诞生了
一大批“网红”群体，尤其是从事游戏解说的“网红”。
然而，受网络技术与终端技术的限制，当时的网络直
播为有线网络， 直播大多局限于电脑屏幕前。 近年
来，随着移动互联网与移动终端的快速发展，让直播
获得了解放， 实现了直播人群与使用范围的进一步
泛在与自在化，这便是 2016 年近乎全民直播形成的
时代背景。 直播的发展历程，如图 1所示。

（二）“直播+产业”的兴起
前面提及， 传统的互联网直播由于依赖于有线

网络和台式电脑，直播的“玩法”往往较为单一，且直
播的空间与时间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而移动互联时
代的“移动互联网直播”，由于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
移动终端携带和使用的方便与灵活， 大大突破了以
往直播的空间与时间限制， 可以在移动网络下实现
随时随地的直播，并且在“玩法”上也不断推陈出新、
自我完善。正是因为具备这些优势与特点，移动互联
网时代下的“直播”，成为能够撼动移动互联网产业
格局的一种新业务。

2016 年，国内知名的视频直播方案提供商“盘
古云”率先在业界提出了“直播+”理念。“直播+”通过
直播加产业的模式，采用视频播放、录像存储、集群
转码、视频渲染、直播加速、直播转流等方式，为产业
发展带来很大的关注和流量（如图 2）。 当前，各种
“直播+产业”的探索正在互联网上如火如荼地展开，
各类直播平台也不断推出。 “直播+产业”不仅为“产
业”带来了流量变现的一种新商业模式；同时，也带
动了互联网应用市场的升级与扩展。“直播+教育”也
正是在这样的全民直播浪潮下应运而生。

图 2 “直播+产业”运行模式图[5]

（三）“直播+教育”是“互联网+”时代的创新
1. “面对面+随时随地”的教与学方式
教育，强调教育者与学习者之间互动、交流，这

种重视交互性的特性，让教育与直播相当“般配”。尤
其是在网络学习面临信息超载与知识碎片化的双重

挑战下， 学习者更需要通过有效交互来提高学习兴
趣与学习效果。“直播+教育”也符合网络时代连通主
义学习理论的知识观与学习观。 [6]因而，“直播+教育”
被认为是当前网络直播热潮中最具前景的市场。
有关统计表明， 在当前排名前十的垂直类直播

平台中，教育直播占到了 60%。与传统的学校学习与
在线学习相比，“直播+教育” 的学习形式更具开放
性、灵活性、选择性和交互性，其突破了地域限制与

图 1 直播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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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限制，实现了在线教育的即时互动，降低了学习
交流的成本， 能有效实现网络时代学习中关联主义
与新建构主义学习理念的相互融合。 [7]

近年来，各类在线教育公司、传统教育机构以及
初创公司均在积极布局直播教育这一新兴市场。 早
在 2014 年，“新东方”就推出了教育直播平台“酷学
网”，主打语言教学直播、考研辅导直播、高考辅导直
播。在酷学网的直播模式中，全球各地的教育者都可
以在线提交申请，同时，还可以自创课程甚至对课程
自主定价；而学习者则可以根据自身兴趣选择课程。
除此之外，作为教育直播平台，酷学网充分考虑到学
习者的实际学习需要， 在直播的同时还提供视频回
放功能，即使学习者错过了直播，也可以通过看视频
的方式进行“补课”。 [8]

可见，“直播+教育”作为“互联网+”时代下教育
领域的新兴产物，突破了传统在线学习“O2O”的模
式，让教学活动与学习活动实现了“面对面+随时随
地”，正受到越来越多学习者与教育者的青睐。

2.与名师互动，不断产生着“网红教师”
对广大学习者而言，“直播+教育”模式让学习者

与名师即时交流、互动成为可能，即学习者可以更广
泛地连通和建立自己的个人学习网络。以 2016年新
东方举办的“99 网络学习节”为例，在短短 9 天的活
动时间里，在新东方在线官网、酷学网、一直播、斗鱼
等平台，共推出了近 70 场名师直播。 让学习者在直
播平台上能与俞敏洪、周思成、艾力等一批名师互动
交流。全程 9天的名师直播，在各平台的累计观看人
次突破 1045 万， 单个名师最高观看人数超 144 万，
受到学习者极大地追捧。 [9]

“直播+教育”实现了学习者与名师“面对面”的
连通与互动。相较于连通带给学习者的获益，教师被
认为是“直播+教育”兴起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在
直播的模式下，教师的教学更加方便灵活，不但不再
受到场地限制， 还可以根据学习者需要自定义课程
内容与教学方式；另一方面，优秀的教师也更容易在
直播平台上脱颖而出，受到学习者的追捧，成为“网
红教师”，从而获得更多的名望与经济回报。
根据“布卡互动”透露的数据，仅 2016 年在其直

播平台上，就有 30 万在线教师通过直播互动的方式
授课。 在“直播+教育”模式下，教学成为一个自由市
场，“独立教师”群体不断扩大，并让“网红教师”成为
潮流与热点。当前的在线教育公司普遍认为，未来教
育产业将向着“传统教育在线化，在线教育直播化”
的趋势演进， 教育直播平台在不久的将来会以常态

化的形式存在，成为教育产业中的重要一环，从而改
变人们的学习方式。 [10]

可以说，“直播+教育”作为“互联网+”学习的一
种新形式，就像一条“鲶鱼”搅动了整个教育行业，不
仅让学习方式更加自由自主，而且还不断诞生着一批
“网红教师”，使之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一个亮点。

二、“直播 +教育”为学习带来三大新特征
笔者以为，“直播+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带来了学

习方式的创新， 它不同于传统的学校学习和以慕课
为代表的在线课程学习， 为移动互联时代的学习带
来了三大新特征：

（一）学习目标的制定者由教育者变为学习者
任何学习活动均围绕着一定的学习目标而展

开。在传统的学校学习中，虽然指导教师教学过程的
理念正由认知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向， 但学习目标一
般仍由教育管理者或者教育者来制定， 教育者围绕
着预先制定好的学习目标组织教学活动。 而学习者
则是教学活动的被实施对象， 是学习目标的被评价
对象。即学习者在教育者的主导下，围绕着学习目标
被培养。学习者经过学习活动，如果能够达到预定的
学习目标，那么就被视为合格或优秀，相应教育者的
教学则被视为有效或高效；反之，假如学习者在经过
学习活动之后，不能达到学习目标的要求，就被视为
不合格，教育者的教学则被视为低效或无效。
在传统的学校学习中， 由于学习者并非学习目

标的制定者，甚至并非参与者，因而在学习过程中丧
失话语权，属于“被塑造”的对象。学习活动处于如此
权利失衡格局下，学习者难以彰显个性，教学难以实
现因材施教，创新能力的培育更是无从谈起。部分拥
有特殊才能或具有个性的学习者， 因其特殊与个性
需求常被压制，难以得到释放与满足。
网络在线课程的学习， 学习者基于个体需要选

择课程、选择教育者，虽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
传统学校学习标准化的统一进程与统一要求， 但是
由于各类在线课程大多是由教育者围绕课程内容，
基于常模展开教学而进行的录播。所以，教学依旧是
普适性强，难有个体针对性，即难以兼顾特殊的个体
学习需要。 学习者并不能要求录播在线课程的教师
围绕自己的学习需求开展教学。
而“直播+教育”模式则不同，在直播平台上，学

习者在与教育者直播互动时， 可以及时地提出自己
的学习需求， 告诉教育者自己期望通过学习后达成
的目标。 直播教师一般是在知晓了学习者的学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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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之后，再围绕着学习者的目标与具体需求，有针对
性地开展教学活动。 与以往的学习方式不同，在“直
播+教育”的模式下，学习者成为了学习目标真正具
有话语权的人， 教育者的作用是帮助学习者有效实
现预期的学习目标（见表 1）。

（二）教育者成为学习活动的被评价者
传统的学校学习， 学习者是学习活动的被评价

者， 教育者依据学习目标对学习者的学习结果进行
评价。在在线课程学习中，学习者同样是学习活动的
被评价者。 而在“直播+教育”模式下，教育者是满足
学习者需求， 帮助学习者实现预期学习目标的教育
服务“生产者”，学习者是决定教授什么以及如何开
展教学的“消费者”。在这种新型供需关系下，尤其是
随着越来越多教育直播平台兴起与人员加入，开直播
的教育者成为了学习活动的被评价者，评价者是选择
购买学习服务的学习者。
众所周知， 学习活动作为一种教育者与学习者

双方互动的活动，围绕着学习目标而展开，为了达成
预期的学习目标， 任何一项学习活动都少不了对学
习者学习效果进行评价。虽然“直播+教育”模式也不
例外， 但它不同于传统的学校学习由管理者或教育
者主导评价， 进而决定教学和学习应该如何调整和
变化。 在“直播+教育”模式下，评价活动转由学习者
主导。 学习者依据自我感知，判断自身的学习效果，
进而对教育者的教学行为及内容作出评价， 通过与
教育者在直播平台上及时沟通、反馈，引导教育者如
何调整教学，让自己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
学习者的评价能让教育者及时清楚自己教学的

实际效果， 从而立刻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或方式以
适应学习者的需要。在传统的学校学习中，虽然也有
学习者对教育者的教学进行评价（学生评教），促使
教育者改进教学，但其作用与“直播+教育”模式下学
习者评价教育者的效果完全不同。
在“直播+教育”模式下，学习者对教育者的评价

类似“顾客”对“商家”的评价，学习者是“上帝”。而在
传统的学校学习中，学习者对教育者的评价犹如“垄
断企业”让“消费者”对其提供的服务给予评价，“垄
断企业”始终控制着供应。可见，“直播+教育”带来了
学习活动中教育者与学习者角色地位的新变化，学

习活动中的教育者成为了被评价的对象。
（三）让在线学习变为交互式学习
2012 年被称为“中国慕课元年”，以慕课为代表

的网络教育热的兴起， 让课程学习突破了传统学习
的时间与空间限制。 慕课以其开放性和大规模性迅
速席卷全球， 成为改革传统学习模式的新力量。 比
如，由斯坦福大学 Sebastian Thrun 与 Peter Norvig 教
授开设的《人工智能导论》这门慕课，全球注册学习人
数是 16万，慕课的强大影响力可见一斑。
快速、普遍、开放性以及规模性等特点，使慕课

得以迅速发展和壮大。 [11]然而，经历了火爆后，人们
对慕课的质疑也不断出现。从学习者的角度来看，慕
课确实具有不少优点，但也存在一些不足（见表 2）。

由于慕课主要是由录制好的教学视频、 阅读材
料、作业、小测试、讨论等几个部分组成，因而难有足
够的灵活性和生成性。此外，由于注册的学习者动辄
成千上万，慕课教学过程中“教育者—学习者”和“学
习者—学习者”之间的互动反馈其实也十分有限。 [14]

正如美国国家学者联合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研究员彼得森所言：“慕课既没有对传统本
科教育构成挑战，也没有提供一种有意义的、基于讨
论的交互式教育。 慕课其实是一种向世界各地观众
传播信息的视频电子书， 它无法取代有着严格要求
的、基于对话的、面对面的课堂教学。 ”[15]

而“直播+教育”的出现，则弥补以慕课为代表的
在线学习过程中的一些不足。 在移动直播技术的支
持下，“直播者”与“学习者”能够通过移动终端随时、
随地的互动。通过这种“面对面”的及时互动，学习活
动实现了学习者一旦遇到新问题时， 能够立刻提出
自己的困惑与需求， 教育者能够根据学习者提出的
困惑与需求，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给予有效反馈。
可见，在“直播+教育”模式下，只要有移动网络

和移动终端，随时随地都可以直播互动、展开教学，
随时都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地调整教学。 整个学习过
程的灵活性与互动性得到极大增强， 成为一种名符
其实的网络交互式学习。

三、“直播 +教育”的优势及对远程教育的影响
（一）“直播+教育”具有多方面的优势
在移动互联网与移动终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支

表 2 慕课对于学习者的优缺点[12，13]

慕课的优势
学习没有先修条件；学习没有规模限制；学习开放、免费；学生

可以自主选择学习课程

慕课的劣势
课程完成率不高；教学模式囿于传统；难以实现个性化学习；
学习体验缺失；学习效果难以评估；学习成果缺乏认证

学习形式 学习目标制定者 学习活动评价者 学习活动被评价者

传统学校学习 教育者 教育者 学习者

在线课程学习 教育者、学习者 学习者 学习者

直播学习 学习者 学习者 教育者

表 1 教育者与学习者在三类学习活动中的角色身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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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下，直播得以解放，其突破了以往网络直播受有线
网络与电脑终端的限制，它与教育的结合，让“直播+
教育”具备了多方面的优势。

1.打破“面对面学习”的时空限制
现有的学习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以传统的

学校学习为代表的“面对面学习”，一种是以慕课为
代表的在线学习。传统的学校学习，教育者和学习者
的互动局限于教室或某一特定的物理空间领域，只
有教育者和学习者在同一时间、 同一空间面对面地
聚在一起，学习互动才能有效开展。 由此，传统的学
校学习受到物理时空与条件的限制， 教学辐射面与
影响范围均有限。 教育者的教学难以覆盖到空间距
离较远的学习者， 学习者也难以接受到空间距离较
远的优秀教育者的教学。但由于在学习的过程中，教
育者与学习者经常有着密切的面对面互动与交流，
彼此之间能够做到相互了解，因而，教育者能够及时
诊断学习者的学习情况， 有针对性地调整自己的教
学，确保学习者的学习质量。
在线学习兴起后， 网络课程打破了学习的时空

限制，让学习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只要有
网络）选择自己所喜爱教师的网络课程进行学习，扩
大了学习者的选择范围。 但这种学习并非面对面接
触教育者并向其学习， 而是教育者事先录播好授课
内容，供学习者观看学习，学习者在在线学习时难以
实现与教育者的即时有效互动。 由于教育者的教学
是事先基于常规水平与要求进行录制， 难以做到兼
顾不同学习者的个体差异， 也难以根据学习者的学
习情况适时、灵活地调整教学，最终学习效果如何全
凭学习者个人。 这是上述现有两种主要学习方式的
各自优点与不足之处。
而“直播+教育”的出现，恰恰取优补短，汲取了

以往两种学习方式的优势， 弥补了两种学习方式的
劣势。“直播+教育”让在线学习不再是单纯的对着电
脑屏幕，而是学习者可以在电脑、手机等屏幕上与教
育者实现近似“面对面”互动。 这种“面对面”互动不
受空间距离的限制，不受时间的限制（只要大家约定
好时间），它打破了“面对面学习”的时空限制，能够
做到教育者与学习者时时交互、沟通。这种优势是以
往两种学习方式所不具备的。

2.让学习更能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
“直播+教育”让学习更能满足个性需要，主要体

现在教育角色身份变化和技术条件支持两个方面。
（1）在教育角色身份变化方面。 正如前文所述，

在“直播+教育”中，学习者是学习目标的制定者，教

育者是学习活动的被评价者， 其改变了传统学校学
习中教育者主导学习活动、 学习者被动接受的双向
地位关系。由此，学习活动成为学习者基于个性需要
而主动发起的活动，学习什么、怎么学习、教育者怎
么教学均由学习者自主确定。 正是这种学习角色身
份的变化，让学习者成为自己学习活动的“总导演”，
能够做到从自己的需求出发， 选择满足自己需求的
学习内容与教育者进行学习。

（2）在技术条件支持方面。 直播技术在 4G移动
互联网中迅速发展，在其技术支持下学习突破了“面
对面学习”的时空限制。这让学习者能够在以往在线
学习的基础上， 实现与所选择的教育者进行 “面对
面”的学习与沟通，从而进一步实现围绕自己的需求
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并控制学习进度。学习者能
够通过直播， 随时向教育者表达自己的学习需求与
困惑， 在直播平台上， 教育者则能够及时地给予反
馈，根据学习者的个体情况调整教学。 由此，“直播+
教育”在直播技术的支持下，让学习更能贴近学习者
的个性化实际需求。

3.扩大名师的影响范围并促进教育公平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教育的需求

已从“能上学”转变到“上好学”。 然而，由于历史、发
展不均衡等多方面的原因，当前，我国教育资源配置
却存在严重的不均衡问题， 主要表现为师资资源尤
其是名师资源配置的不均衡。 尽管国家采取了诸多
措施， 力图解决由于师资资源配置不均衡所引发的
教育不公平问题，但成效却并不显著。无论是实施轮
岗制度还是推进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均只能部分缓
解师资配置的地域不均衡， 难以真正实现优质教师
资源配置的地域均衡与共享。城郊地区、农村和偏远
地区的师资力量薄弱问题依旧存在， 这些地区的学
生难以享受到名师的授课、教学。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三通两平台”的建设

与完善， 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教育的发展似乎为教
育资源配置的地域不均衡带来了新的解决方案。 然
而，慕课中的名师仍是视频中难以触及的名师，观看
视频的学习者并不能与名师直接互动交流、表达自己
的想法与需求，因而难以完全体现名师的教学价值。
而“直播+教育”作为一种新的学习方式出现，正

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直播学习不仅改变了传统
的课堂形式，更是突破了学习的时空限制，以实时互
动、逼真的教学形式，将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到所需要
的地区，极大地扩大了名师的覆盖面与影响范围。以
浙江宁波鄞州区为例， 该区教育部门在全区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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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直播互动课堂”，使得原本聚集在中心城区的
优质教育资源，得以向师资相对薄弱的区域输出。区
域内名校的优质课程，通过直播的方式输出到薄弱学
校，扩大了名师的辐射面，也促进了区域内的教育均
衡与教育公平。 在直播技术的支持下，名师能将自己
的教学服务输送到任何所需要的地方，既扩大了自身
的影响范围，又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对于教
师资源落后地区来说，这样的互动学习尤为珍贵。 [16]

此外，“直播+教育”还具有弥补网络时代碎片化
学习之不足。 碎片化学习是网络时代学习的普遍特
征之一， 随着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技术的
发展，其已越来越成为年轻人所应用的学习方式。碎
片化学习具有学习时间更可控、更灵活、分割后的学
习内容更容易获取、学习时间短且易维持学习兴趣，
更方便人们在碎片化时间的有效利用、 知识的吸收
率有所提升等方面的优势。 但碎片化学习也容易造
成信息的超载现象，增加大脑的认知负荷。且由于知
识之间的联系被中断而无法形成完整的体系， 也容
易对系统学习造成干扰。 [17]

可见，“直播+教育”作为“互联网+”的一种新学
习形式， 虽然部分时候学习者的直播学习也属于广
义的碎片化学习范畴， 但更多时候学习者的直播学
习是围绕着学习需求而开展的系统学习。 “直播+教
育”是教育者与学习者之间的平等交互式学习，是着
眼于具体需求而展开的基于直播平台的正式学习，
因而，能够避免知识学习的无体系或碎片化，能够促
进网络时代学习者学习的系统化。

（二）“直播+教育” 将远程教育引入第四个发展
阶段

远程教育的发展依赖于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
每一次技术的发展都会带来新的学习方式和新的教

学交互形式，将远程教育带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历
史上，在不同信息传播技术的支持下，远程教育的发
展先后历经了函授式教学阶段、 视听媒体阶段和网
络远程教育阶段。 [18]“直播+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学
交互形式，在为学习带来新特征的同时，也悄然地将
远程教育的发展带入了第四个发展阶段。
根据陈丽教授的“远程学习教学交互层次塔”理

论，远程学习中的教学交互是分层面的，从操作交互
（学生对媒体界面的交互）、信息交互（包括：学生与
学习资源的交互、学生与学生的交互、学生与教师的
交互）到概念交互，呈现从具体到抽象、从低级到高
级的态势， 即高级的教学交互以低级的教学交互为
条件和基础。其中操作交互是信息交互的基础，信息

交互是概念交互的基础， 概念交互是最高水平的交
互，只有实现概念交互才会产生真正意义的学习。 [19]

信息交互在远程学习中直接影响着概念交互进

而影响学习效果，因而，远程教育需要依托平台和载
体重视信息交互，一切信息交互必须以促进概念交互
为目的。 正是由于信息交互在远程教育中如此重要，
其变化情况可作为划分远程教育的具体发展阶段。
不同的远程教育发展阶段， 信息交互的情况存

在差异。 比如，在函授式教学阶段和视听媒体阶段，
远程学习的信息交互依赖于学生与学习资源的交

互。在网络远程教育阶段，远程学习的信息交互也主
要靠学生与学习资源的交互， 在此基础上部分依靠
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的交互。教学交互中的媒体
是平台和载体， 媒体的交互特性是所有教学交互的
基础。 学生通过媒体，实现信息交互，进而实现概念
交互。所以，媒体使用的变化会直接引发信息交互的
变化。

“直播+教育” 兴起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
展，移动终端与移动网络为其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
在“直播+教育”中，学习者操作的是移动网络媒体，
超越了网络远程教育阶段的有线网络媒体， 它能够
让学习者获得更多的信息交互可能。 即学习者可以
在直播学习中与直播教师进行交互， 可以与其他学
习者交互，可以与学习资源交互，而且交互方式与频
率也不像有线网络远程学习那般受局限， 学习者可
以更自由、更便捷地与教师互动（见表 3）。

“直播+教育” 教学交互中的信息交互， 表现出
“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个体走向群
体”的特点。 学习者在直播的学习环境中，可以获得
比以往任何远程学习形式更多的信息交互机会、更
丰富和灵活的信息交互方式以及更加广阔的信息交

互空间。尤其是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有效交互，是其他
远程学习形式难以企及的。
在“直播+教育”中，只要有移动终端和移动网

络，学习随时随地都可以展开，直播教育者与学习者
随时随地都可以在直播平台上 “面对面” 的即时互
动。这种便捷式“面对面”的即时互动，将人类学习带

表 3 不同远程教育阶段学生学习的信息交互情况
函授式学习

视听媒体学习

学生与学习资源交互 *（文字学习资源）

学生与学习资源交互 *（视听学习资源）

有线网络

远程学习

“直播+教育”
学习

学生与学习资源交互 *、学生与教师交互（部分）、学生与学生
交互（部分）

学生与教师交互 *、学生与学生交互、学生与学习资源交互

注：表中“*”表示最主要的信息交互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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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一个开放、共享、协同、创新、多赢的时代，让信
息交互变得更多样、更容易，这也是“直播+教育”超
越以往前三代远程学习形式的根本所在。
笔者以为， 信息交互方式的进步有利于学习者

实现概念等深层交互，可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直
播+教育”的产生带来了远程学习信息交互水平的提
高，也降低了以往网络远程学习对硬件环境的要求，
减少了信息交互的成本。 在有线网络远程教育的基
础上，“直播+教育”将远程教育引入“无线直播学习”
的第四个发展阶段。

四、“直播 +教育”未来发展的挑战与展望
“直播+教育” 的兴起缘于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

需求，所以，“直播+教育”要想获得长足良性发展，其
未来的挑战也在于能否更好地满足学习者的个性需

求。 由于“直播+教育”的开展，主要是教师通过直播
平台对学习者进行教学， 学习者基于自己的需求选
择直播教师进行学习，所以，直播教师的教学能力与
水平会直接影响到学习者的学习体验与效果， 进而
决定“直播+教育”是否获得学习者的好评。因而，“直
播+教育”的挑战在于教师能否在直播教学中更好地
满足学习者的不同学习需求。
第一， 直播教师需要适应直播教学中教育者与

学习者身份地位的变化，真正做到以学习者为中心。
传统的学校学习，教师是学习活动的主导者，学生是
被动的接受者与被评价者。 这种学习中的身份地位
关系还深深地影响着教师， 从而容易导致许多教师
“转业”到直播平台担任直播教师时，仍然固守或难
以摆脱传统学校学习中的身份观念。
直播教育的兴起， 主要是基于学习者对掌握自

己学习计划、追求个性学习的渴求。学习者是直播教
育的需求者与“顾客”。所以在直播教育中，直播教师
教学活动的设计、安排、组织与进度，均需要取决于
学习者。直播教师是满足学习者学习需求、帮助学习
者获得更好学习效果与学习体验的服务者。 直播教
育中教育者与学习者的这种身份地位， 同传统的学
校学习大不相同。 因此，对于教师而言，在直播教学
过程中， 首要挑战在于改变关于教育者与学习者身
份地位的固有观念， 真正做到围绕学习者的学习需
求组织教学，以学习者为中心。
第二， 直播教师需要具有较强的互动与沟通能

力。虽然“直播+教育”实现了教育者与学习者在直播
平台上的“面对面学习”，但这种“面对面学习”毕竟
不同于现实中学校教育真正的面对面学习。 传统的

学校学习， 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学生进行互动
沟通，除了课堂内还有课堂外，彼此间交流的机会与
频率很多。而在直播教学中，教育者与学习者的沟通
互动主要局限于直播过程中。 由于彼此间缺少长时
间的了解或相互并不熟悉， 而且直播不同于录像可
回放，直播结束互动与沟通也就相应结束，所以，直
播教学对直播教师的互动与沟通能力提出了较高的

要求。在直播的时间内，教育者如何了解学习者的需
求与情况，如何有效地讲解学习内容，如何让学习者
实现预期的学习目标， 是对其互动与沟通能力的一
种挑战与考验。加之“直播+教育”中教育者与学习者
角色身份的变化， 更需要直播教师具有较强的沟通
技巧与亲和的沟通态度。所以，直播教师必须培养其
较强的互动与沟通能力， 从而更好地满足学习者的
学习需要，获得学习者的认可。
第三，直播教师需要更加重视教研与自身教学能

力的提升。 学习者选择直播平台接受学习，是为了满
足自己的个性化学习需要。因而，教学的内容、教学的
效果能否满足他们的需要，是决定他们评价直播教育
好与坏的关键。 正如消费者购买产品时，产品的质量
是影响他们对产品作何评价的关键一样。如果直播教
学内容不规范，教学效果差，将会对学习者造成严重
的负面影响。 所以，需要直播教师更加重视教研与个
人教学能力的提高。直播教师需要对自己教学的内容
有深刻的理解和领悟，掌握教学的多方面知识，重视
研究学习者，在教法上不断探索与提高。
至于当下大热的 VR和 AR等技术，作为基于现

实世界、由虚拟数据增强的交互手段，虽然能够给教
育者提供全新的方式表达给学习对象， 也能用最贴
近自然的交互方式为学习者搭建一个自主探索的虚

拟空间。 但这些给学习者呈现接近真实世界学习环
境的技术， 主要作用是实现抽象学习内容的可视化
和形象化、支持泛在环境下的情境式学习、提升学习
者的存在感、直觉和专注度、使用自然方式交互学
习， [20]并不能实现教育者与学习者的“面对面”交互。
因此，这些技术并不会对“直播+教育”学习方式带来
更大冲击和挑战。笔者认为，这些技术可以被运用到
“直播+教育” 某些抽象内容教学中， 通过增强现实
（AR）提高“直播+教育”的学习效果。
总乏，“直播+教育”兴起于移动互联网与移动终

端的快速发展，是学习者追求个性教育需求的产物，
以满足学习者的个性需求为目的， 其代表了未来学
习互动与环境构建的一种发展方向，所以，“直播+教
育”定会受到“数字一代”学习者更多的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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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束语
在“互联网+”时代，直播教师的教学能否更好地

满足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将直接影响到学习者对“直
播+教育”的评价，进而影响到“直播+教育”未来的发
展。 移动互联环境下的学习具有社会化、碎片化、个
性化、关联性和认知分布性等特征。 [21]它要求我们必

须探索以学习者为中心，构建基于多元、高效、互动
的学习环境模型，设计出更有效的学习环境。而基于
直播平台的学习环境， 为每个学习者提供了个人学
习空间，学习者可以方便地与直播教师进行交互、联
通，对各种学习资源进行关联、聚合、管理与分享，实
现“跨地域随时面对面学习”。
展望未来，尽管“直播+教育”的发展面临着诸多

的挑战，但基于学习者个性化学习“刚性”需求的“直
播+教育”学习方式，符合“以学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是技术支持学习隐喻的新型学习方式， 能够为学习
者带来更多样、更便捷的信息交互，代表了未来学习
的发展方向，必将受到更多的重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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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 Education”: A New Form of “Internet Plus” Learning and Its Value Inquiry
Liu J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2016 was known as the first year of Chinese network broadcast. “Live” as a means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troduced into the field of education， has brough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ive + education”. As a new form of “Internet+”， in “live
+ education”， learning goal makers change from educators to learners， educators become the evaluated person of learning activities，
online learning develops into interactive learning. “Live + education” has three advantages: break the time limit of “face to face learn-
ing”， let learning more to meet the individual needs of learners， expand the influence of teachers to promote educational equity.The
development of “live + education” also brings the distance education into the fourth stage. Although the “live + education” develop-
ment is facing challenges， but it represents the future of learning environment to build a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which will be the
pursuit of a number of generations of learners.

【Keywords】 Internet+；“Internet+”learning； Live+education； Learning style； Internet celebrity teacher； Distance education；
MOOC/MO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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